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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爱霞
妈妈出生在上世纪30年

代，正值兵荒马乱，她随姥姥，
会藏宝。

姥姥藏宝的地方很多，比
如菜窖、墙缝、鞋底等。荒年
时，别家已无炊烟，姥姥就从大
襟袄里掏出一把米下锅。孩子
们惊呼雀跃，剩点米糊，还要涂
在嘴巴上，四处炫耀。

基因会遗传，藏宝的方式
也会遗传。小时候，每次吃面，
妈妈都给盛好，我专挑鼓鼓的
那碗，里头准藏着鸡蛋。逢年
过节，剩下的点心，妈妈也会藏
起来，说细水长流，或者作为我
干家务的奖赏。趁她不在家
时，我翻箱倒柜，老鼠窟窿都找
遍了，就是找不到藏宝的地方。
清晨醒来，妈妈又像变魔术一
般，把点心送到了我的嘴里。

婚后走娘家，妈妈包的水
饺也藏着宝。吃到红枣，妈妈
开心地说：“双脚踏上幸福路，
小日子越过越红火。”吃到花
生，妈妈又说：“儿女双全比蜜
甜，落地开花又结果。”我噗嗤
一声笑岔了气。

后来，单位倒闭了，我和往
常一样回娘家，妈妈照例给我
包水饺，我低头吃着，她一直瞅
着，悄悄从口袋里摸出一条包
裹着的手帕，轻声说：“我听说
了，拿着吧。”“妈，我不要。”妈
妈硬是塞，夺来让去中，我突然
有一种被人可怜的感觉，竟向
母亲吼了起来：“妈！你烦不
烦，我们一定能养活自己！”我
发泄着情绪，倔强地想要证明
什么。妈妈怔住了，像做错了
事的孩子，不停地摆手：“俺闺
女有骨气，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委屈起来，憋着泪不再说话。
吃过晚饭，妈妈说：“包水

饺时还剩下了一点面，给小外
甥玩吧，记着把面揉揉，要不会
粘手。”回到家，我拿出面，突然
有些异样感，面里竟露出了一
点薄膜，我急忙打开，里面是紧
紧折叠了好几下的百元钱。我
的泪水在眼眶打转，将包着钱
的面团紧握在手中。

我们终于靠努力过上了富
裕生活，每次带礼物回家探亲，
妈妈唠叨，嫌我乱花钱。后来
我只好空手去，临走把一沓钱
偷偷藏在妈妈枕下。

战功赫赫、宽厚仁慈的老
父亲走了，母亲悲痛欲绝，在父
亲盖过的军绿色被子里，蜷缩
着像一只结茧的蚕。我守在她
身旁，母亲吃力地说：“你爸走
后，我怕家里进贼，墙角下有一

堆煤，里面有个瓶罐，罐里的东
西是你的，一定找到，我听到你
姥姥和你爸喊我了……”我抱
着母亲，如同小时候母亲搂着
我。给父亲上五七坟时，母亲
悲伤过度昏倒在地，如一缕青
烟随父亲走了。

我回到老屋，突然想起妈
妈的话，在墙角的煤堆下翻找，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滚了出来。
我一惊，发现那是一个瓶罐，打
开盖子，有一卷泛黄的纸包着
几张存款单，纸条上记着我给
妈妈每笔钱的数目、日期。原
来，我孝敬父母，藏在她枕下的
每一笔钱，妈妈都给我存着。

我瞬间泪崩，把瓶罐贴紧
胸口，似乎抱住了母亲那颗滚
烫的心。“妈妈，我现在什么都
不缺，只缺你们……”

藏宝

街头艺人

□ 卞奎

一

乍暖还寒时节
多有凉意
夕阳的羽翼
飘落一地

闹市街口旁
传出一阵阵柳琴声
很清脆
恰如鸟雀欢鸣

一个花白胡子老者
鹰爪似的手指
操弄弦子
牵动串串音符

李二嫂改嫁
俺的家乡沂蒙山
一条大河
竟然 还有流行曲

老同志围着他
年轻小伙围着他
大嫂围着他
小娃娃也围着他

音乐撼动了人群呢
鼓掌的
投钱的
一元五元十元……

老者笑了笑
灿然若远天暮云
寒风摇动他胸前
那蓝色支付宝的收款码

二

华灯初上
闪烁若星辰
律动缭绕
身影恍惚

阔绰超市的台阶上
聚拢着
一层又一层的
伸着长颈的人们

歌者硕大的音箱
响遏四方气浪
听者或是合音
或是随之起舞

你到我身边
带着微笑
我的心里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有人递上一瓶可乐
有人放入一袋比萨
一位姑娘献上彩霞般
温馨的花束

寒天里一个围炉音乐会
热度在升高
宛如一个大派对
烧红了人心

□ 刘明礼
老家有句俗语，叫“小葱蘸

酱，越吃越胖”，足以说明家乡
人对小葱的喜爱。

在我的家乡，春天的菜园
里，是少不了一畦小葱的。每
年秋分过后，地里的庄稼大部
分清了茬，菜园里也只剩下萝
卜、白菜和大葱。教书之余，父
亲把菜园里的空地打理出来，
施上厚厚一层鸡粪，浇水、深
翻，用九齿钉耙反复蹚上几个
来回，直到平整如镜，没有一丝
草芥和半点硬块。父亲摘下眼
镜，用嘴里的热气哈哈镜片，掏
出手绢擦拭干净，再架回鼻梁
上，接着像给他的学生画几何
图形一样，用刮板刮起横平竖
直的四条背垄，一个方方正正
的长方形菜畦算是完成。父亲
拿起葱籽，将手扬在半空，让它
们顺着指缝均匀地落入菜畦，
再盖上层薄土，小葱就种好了。

用不了几天，尖细如针的
小葱从土里露出头来，在阵阵

秋寒中顽强地生长，为大地涂
上一抹生命的色彩，哪怕霜降
来临，也不低头。天一天冷似
一天。立冬来临，它们终于抵
挡不住北风的凛冽，被霜打过
的葱尖开始枯萎。父亲给它们
浇上遍水，让它们吃饱喝足后
安然越冬……

春回大地，微风送暖。惊
蛰前后，熟睡一冬的小葱从睡
梦中醒来，早早地给人们送来
春的消息。吃过早饭，父亲说
他要去菜园给小葱浇返青水。
母亲撩起额前的头发，抬头望
望晴朗的天空，自言自语道：

“是啊，也该做酱了！”她从厨房
把年节吃剩下、已风干的馒头
拾掇出来，放到一个大篦帘上
曝晒。然后搲出两升黄豆，洗
净放锅中煮熟，捞出来铺摊在
大长柳条笸箩里晾晒。经过两
天风吹日晒，黄豆脱去了外层
的水分，母亲把它们收进一个
小圆笸箩里，盖上盖帘放在一
个阴凉地儿。

约摸五六天光景，母亲揭
开笸箩上的盖帘，我凑近一看，
只见里面的黄豆已长满长长的
绿毛，散发出一种古怪的醇香。
母亲说，这叫“酱黄”。母亲将
它们拿到院子里再次曝晒，干
透后在石碾上和干馒头一起轧
成面。回家后再加水和成面，
攥成长甜瓜一样的面糗，二次
发酵后晒干揉碎。再加适量的
水和盐调匀，最后用泥巴封入
一口小琉瓦缸中，放在窗台前
暴晒。只消十天半月，打开缸
口一看，满缸酱红，散发出浓郁
的酱香。

过了清明时节，菜园里的
小葱在春风春雨的催使下，长
得鲜嫩挺拔，水水灵灵，青翠欲
滴。它们整齐地罗列开来，远
远望去就像是一块碧绿的缎
面，在艳阳下迎风招展；又如一
幅明媚的画，把最新鲜的绿色
用得恰到好处。

父亲拿起镰刀，满眼含笑，
他要去收割这份春天的幸福。

我屁颠屁颠地跟在身后。来到
地头，父亲从这头比比，在那头
划划，绕着葱畦转了好几遭，嘴
里念叨着：“长得真好，这从哪
下手呢？”看得出来，父亲拿他
这些小葱，如自己孩子般喜爱。
终于，父亲不再犹豫，从一个角
开始割起，几把下去就装满了
我手里的菜篮。每一棵小葱根
上，都冒出晶莹的水珠。

回到家，母亲已烙好了面
饼。她把小葱择好洗净，从酱
缸里搲出半碗黑酱，用香油调
好。在面饼上涂点酱，卷上厚
厚一层青青白白的小葱，嚼在
嘴里唰唰响，既清口又开胃，那
叫一个香，让人不觉得饱！难
怪这小葱醮酱会“越吃越胖”
了……

母亲还会用小葱做很多菜
式，可这么多年过去，我最喜欢
的还是小葱醮酱。一道寻常的
农家饭，让人品尝到的，是生活
的原味。

父亲的小葱母亲的酱

□ 冯润青
又是一季开学时。朋友圈

里，好几个关于包书皮的趣事。
同事大朱也在晒他闺女的新书
和书皮。“包书皮是认真的。新
学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镜
头里父女俩翻着一本本新书开
心地笑，一个大男人在小女儿
面前，化身慈父，温暖了时光。

想起了自己包书皮的经
历。那时候，好像与书有仇，一
本新书发下来，如果不包书皮，
很快书页就会卷曲、残缺，变得
脏兮兮的。我常把那些缺损的

书页，找来纸张用饭粒子粘粘
补补。每天晚上睡觉前，把翻
卷的书角一一抹平，放到枕头
下试图压平。然而粘过的书页
高低不平，修补的纸张花花绿
绿，补丁一样贴在书里，没有一
点美感。压在枕头下的书，虽
然平整一点，一天的课上完，又
复“卷毛鸡”模样。小孩耐心有
限，坚持不了几天，书一天比一
天破旧。一学期没上完，早已
没有书本的样子了。

得知邻居小朋友包书皮，
我也央求父亲给买。那时生活

拮据，父亲不舍得买，只好找来
几张报纸为我们包书。不到一
个月，报纸书皮就“散了架”，父
亲再给包好，反复两次，父亲再
没有耐心为我们包书了。

后来，我开始收藏日历、年
画、牛皮纸等自己包书。按照
书的大小，在纸上画出需要的
书皮大小，小心裁剪，再一一折
叠好四边，拿米汤粘住书皮角，
再珍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此
时，新书拿在手上的殷实感、书
页散发出来的墨香，还有对新
学年知识的期待，足够填满一

个孩童的心。
儿子读书时，我也热衷于

给他包书皮。每年新书一发下
来，儿子主动要求我们一起去
学校附近的商店，那里的书皮
样式繁多，有纸质的、塑料的，
上面还有动漫图案或花草、风
景图案等。儿子在书皮的小山
堆里翻腾，为每一本书配上他
最喜欢的图案。如今，儿子快
大学毕业了，去年搬家整理时，
找出好多他小时候的书，书皮
竟完好如初，我特意保留下来
几本，留作纪念。

包书皮


